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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画 陈亮作

半大小子                                   本报记者 麻雪

蕞  （sui）  女子                                   本报记者 罗琴

掌 柜 的                                     毛丽娜

“你看，这就是我‘掌柜的’。”近

日，千阳县南寨镇大寨村闫萍说这句

话时，望向旁边的丈夫。而站在一旁的

丈夫王文科，也就是闫萍家的“掌柜

的”，听到这个称呼，脸上也洋溢着笑

容。在宝鸡，把丈夫叫“掌柜的”很常见。

年过六旬的王文科说，在宝鸡“掌

柜”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还体现

着丈夫在家庭里的责任和担当。王文

科回忆，过去，“掌柜”就是负责管理店

铺的人，责任重大。现在，“掌柜的”更

多指的是家里的丈夫，体现出其家

庭主心骨的地位和责任。

在宝鸡农村，妇女们常以“谁家

掌柜的”来称呼某家的男主人，这既是

对他们家庭角色的认同，也是对他们

为人处世的肯定。闫萍说，邻居们聚在

村口的休闲广场聊天，当谈到某家的

男主人时，有人会说：“玉娥家掌柜的

人挺好的，我家掌柜的盘灶，多亏他来

帮忙。”一句“玉娥家掌柜的”，让人感

受到对这家男主人的尊重和认可，也

传递着邻里间的和谐与温暖。

在市区三迪小区附近，李红娟

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小吃店。她向笔

者介绍丈夫时说 ：“这就是我家‘掌

柜的’。”李红娟负责招呼客人，而

她家“掌柜的”则在后厨忙碌着，为

客人准备美味的食物。

市民许岚告诉笔者，逢年过节，

家里会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邀请亲

朋好友来家中做客。向大家介绍菜品

时，她会骄傲地说：“今天这桌菜是

我家‘掌柜的’亲自下厨做的。”在宝

鸡，一声“掌柜的”，不仅是个简单的

称呼，也强调着丈夫在家庭中的担当

和责任，蕴含着夫妻间的浓情厚意。

“我蕞女子回

来了，赶紧给做点

好吃的。”“我蕞女

子 可 太 能 了，我 刚

进门就给我搬来小板

凳，嘴也巧，长大了不得

了。”这里，蕞（宝鸡话发

音为sui）是小的意思，蕞女

子就是小女孩，也指家庭里排行

最小的女儿。

9 月 17 日是中秋节，市民张

芳的妹妹张圆从外地回到宝鸡老

家，老母亲看到阔别两年的小女

儿，嘴里连连说着 ：“我蕞女子可

算回来了。”我市方言爱好者刘思

涵说，“蕞”是个二级字，在《现代

汉语词典》里读作zui，音为四声，

组词“蕞尔”，形容小。张芳认为，

在宝鸡方言中，蕞经过转音，读作

“sui”，四声调，也是小的意思。宝

鸡人习惯把未婚的女孩称呼为蕞

女子，就是指小丫头、小姑娘、小

女孩。亲人间、同事间、朋友间这

样称呼时，有年轻、可爱之意。而

在家里，长辈把最小的女儿称呼

为蕞女子时，常常包含着一种亲

昵的怜爱、宠爱之情。

刘思涵说，古籍中也有“蕞”，

《左传·昭公七年》里有“蕞尔国”

的说法，指很小的国家 ；三国时

期著作《养生论》里也提到 ：“夫

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说

的是渺小单薄的身躯，容易招致

各种侵害。宝鸡方言中的“蕞”字

经常与各种名词搭配使用，比如，

看见了小男孩就叫蕞娃，看见了

低矮的马就叫它蕞马，看见小一

点的盆叫蕞盆盆，看见婴儿可爱

的小脚就说蕞脚脚等。

和“蕞”字一样，许多宝鸡方言

字词会随着环境、语境以及交流对

象的不同，在使用和说法上有一些

微妙的变化，使得宝鸡话的语意表

达更加准确、形象和生动。

宝鸡人性情

直爽，但表达感

情十分含蓄、朴

素，用方言称呼妻

子时，“太太”“爱

人”“亲爱的”等词

儿 叫 不 出 口，说 起

来、听起来也有点不

自然。丈夫一般会称妻

子为“娃他妈”，强调孩子

母亲这一重要家庭角色，或称

为“屋里的”“老伴”“孩子名+ 妈”

等，甚至大多数时候啥也不叫，沟

通交流全靠彼此间的默契。

我市方言爱好者陈彩云说 ：

“我女儿小名叫娟娟，老伴在外人

跟前提起我时，把我叫‘屋里的’或

‘娃她妈’‘娟娟妈’。但在自家叫我

时，直接叫‘娟娟’，喊女儿时反而

不叫娟娟，而叫‘女子’。”

以孩子的名字来称呼伴侣，在

宝鸡地区并不少见。陈彩云认为，

过去老一辈人在称呼别人时有讲

究，有时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是不

尊重、不合适的，可以直接称呼子

女的名字，但不能直接称呼父兄、

伴侣的名字。夫妻关系既亲近又要

有所注意，在这种心理下，出现了

两口子之间用孩子名字来称呼对

方的现象。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除过用

孩子的名字来称呼妻子，也有一

些独属于每个家庭的夫妻称谓。

我市民俗文化爱好者刘峰说 ：“大

部分时候，我会把老伴叫‘娃他

妈’。但有时候，我也会在外人面

前称她为‘我屋那麻糜婆娘’，事

实上‘娃他妈’通情达理，并

不是胡搅蛮缠的人，我

在外人面前这样叫她，并没有贬

低她的意思，而是一种谦称，类似

于过去人说的‘拙荆’。就像老伴

也会在外人面前称呼我为‘我屋

那逛山’，也不是说我多不好，而

是谦称，类同于‘愚夫’，只是表达

没有那么雅。”

宝鸡方言中的“娃他妈”，听着朴

素平实，却恰恰契合了宝鸡人表达感

情时内敛含蓄的特点。

“才半年没见，我娃已经长成半

大小子了。”“我娃都成半大小子啦，

完全可以背动半袋麦了……”在西府

乡村，经常可以听到对十岁以上但还

未成年的男孩子的称呼——“半大

小子”或“半大小伙”。在这样的称呼

中，饱含着对成长中男孩子的称赞和

期待。

喜爱研究方言的岐山退休教师

张彩霞说：“我们当地有句俗语‘半

大小子，吃穷老子’。它的意思是，十

岁以上的大男孩因为活动量大、处于

青春发育期，需要不停地吸收营养，

吃得比大人还要多，夸张地形容

会吃掉家里很多饭，导致孩

子爸爸都没得吃了。当然，

这句俗语流传的时期，

是在改革开放前，那

时物质条件有限，大男孩吃得多，家

里食物消耗很快，所以才会出现这句

俗语。”

“赶紧吃，饭多得很，都半大小伙

了，正长身体，要吃饱哩！”这是一句

常见的西府话，十几岁的大男孩饭量

大、活动量大，长辈会在吃饭时给予他

特别的照顾，话语中包含着对孩子成

长的关爱，也有对孩子的喜爱和称赞。

因为这样的半大小子，再过几年就会

成为大小伙，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

“妈，你放心吧，我已经是半大小

伙了，住校

完全可以照

顾好自己。”

今年 8 月底

开学前，家住

市区清姜地区

的 13 岁男孩李

子轩对母亲如是

说。可见，这一称呼

也会用于自称，表现

的正是大男孩成长中的

自信与勇气。  

娃 他 妈                                    本报记者 张琼

宝鸡话大俗大雅

编者按

妻子把丈夫叫“掌柜的”，丈夫把妻子叫“娃他妈”，爸妈把女

儿叫“蕞女子”……在宝鸡话中，家庭成员之间、乡邻亲友之间的

称呼别有意趣，在含蓄朴素的表达中，又饱含着一份独特的亲近

和浓浓的爱意。

这些称呼

指的谁？


